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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文学创作的原创性与严肃性，推动副刊高质量发展，《中国能源报》现

就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规范声明如下：

本报星辰副刊仅刊发作者独立完成的原创文学作品，不接受任何由生成式

人工智能工具撰写或署名的稿件。来稿严禁使用该类工具生成文章主体内容与

核心观点，严禁改写既有文学作品、伪造事实与数据，以及其他违背文学创作伦

理的行为。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仅限用于文献检索、资料整理等辅助环节。如有使用，

作者须在投稿时主动说明工具名称/版本、使用时间、生成内容及原始提示词，并

提供相关检测报告。本报保留对投稿及刊文进行追踪审查的权利。对违规者，视

情节采取退稿、撤稿、通报，以及 1—2年内禁止在星辰副刊发表文章等处理措施。

星辰副刊珍视每一个来自真实个体的声音，珍视有温度、有呼吸、有思考痕

迹的文字。我们不排斥技术，但始终心怀对原创的敬意。期待您笔下的每一个

字，都带着心灵深处的真诚与感动。

本启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本报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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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的启事

■王文兰

世间草木万千，各有风骨，各寄深情。我素来
喜爱花草，唯独对三角梅提不起兴致。一位朋友
养了满屋的三角梅，时常分享给我，却未能激起我
内心半分涟漪。爱花人士所言“养花的尽头是三
角梅”，我更是不以为然。在我看来，三角梅花色
浓烈，开得极尽妍媚，毫无风骨。彼时，我尚未料
到，多年以后，一树三角梅竟会绵延万里，成为我
漫长守望时光里的精神寄托。

一个寻常夜晚，孩子已酣睡，我一边收拾家
务，一边记挂着来自南半球的平安讯息。几年前，
丈夫远赴非洲，投身中企海外项目建设。此后，万
里路程、6 小时时差，横亘在我们之间。当东方大
地旭日破晓时，丈夫所在的地方正是明月高悬，夜
晚我和孩子熟睡时，他才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

那段时间，非洲项目建设正值关键期。基建
施工、设备安装、系统对接、流程优化，千头万绪的
工作压在丈夫肩头，本就寡言的他更是每日与我
说不上几句。孩子生病，他只顾得上问一句“好些
了吗”，便一头扎进现场。家中琐事繁杂，他无暇也
无力顾及，只告诉我“看着处理”，便又没了音讯。

“嘟—嘟—”手机振动，我连忙拿起手机，丈夫
发来一张照片，附带一行文字：“突然看见路边的
三角梅，开得真好。”

屏幕里，一树火红的三角梅，在荒芜的红土地
上肆意铺洒，任由枝条蔓延一整个边坡，仿佛漫出
屏幕，直闯入我的眼帘。整株树不见叶、只有花，
繁密层叠的花朵紧紧攒挤在一起，如同燃烧在荒
原里的熊熊火焰。我震撼了好一会儿，为它蓬勃
惊人的生命力和自由张扬的姿态，亦为此时万里
之遥的默默牵挂。

审视这张照片，拍摄手法、构图采光毫无技巧

可言，可偏偏就是这种不经雕琢、直观质朴的审
美，带来的观感才更强烈。原来，三角梅可以不
用养在深闺、植于花盆，它可以开在贫瘠的红土
上，在热带草原燃放出强劲的“生命之火”。我默
然良久，温室里的花朵享受着安逸，但免受风霜
洗礼的它是不是同时失去了探寻生命高度与广度
的无限可能呢？

恍然间，我又想起数年前，企业开拓海外项
目，丈夫成为外派人选之一。经过一番抉择，他终

究还是决定收拾行囊，远赴异国。出发时，孩子正
蹒跚学步，如今孩子已上小学，母亲总嗔怪他当年
从肩头放下孩子，头也不回就出了门。可我知道，
这个西北汉子并非心肠冷硬，而是清楚地知道，只
有为“大家”的基业努力奋斗，才能护好“小家”的
安然。

此后数年，我们分隔万里。潮湿闷热的气
候、陌生的环境、繁重复杂的建设任务，是他的
驻外日常；繁琐零碎的家务、照料老小的疲惫、

工作与生活的难平衡，则是我的留守日常。他
的忙碌与孤寂，无法对我宣之于口，而我的辛酸
与委屈，也不能细细言说。直到此时，这张裹挟
着红土气息的三角梅照片，跨过重洋、穿透屏幕
而来，那一簇簇在荒野之上肆意盛放的繁花，暗
藏着无言的惦念，终将漫长别离中细碎的落寞
悄然消解。

那一年，随着丈夫发来的三角梅照片越来越
多，花朵越开越盛，非洲项目顺利建成投产，成了
企业海外项目建设中可圈可点的一笔。一花盛
开，是独有的惦念；万花绽放，便是企业深耕海外
的盛景。昔日一纸调令带来的离别怅惘，终在项
目竣工之时，尽数化作与有荣焉的骄傲。

非洲项目建成后，那位痴爱三角梅的朋友，赠
我一株三角梅。盆栽的三角梅，收敛了野性，却仍
在枝头热烈地盛放。不料因环境骤变，一夜之
间，繁花凋尽，只余光秃秃的枝干。我自责又心
疼，丈夫宽慰我说：“三角梅皮实，慢慢就缓过来
了。”果然，1 个月后，枝条上开始冒出小小的芽尖
儿。又过了 1 个月，一朵、两朵、三朵……越来越
多的花苞出现在枝丫上。分明还是紫红色，可我
此时觉得，它耐看极了。

我深知，这份山海相隔的守望，从不是独属于
我和丈夫的境遇。在祖国各地、各行各业，都有
着无数辞别故土、割舍亲情的建设者们，他们如
同倔强生存在荒原里的三角梅，耐贫瘠、扛风雨，
一枝枝、一树树，扎根在遥远的异国，盛放于他乡
的土地。

前些日子，偶然读到三角梅的花语——坚忍
不拔、顽强奋进，岁岁吉祥。“养花的尽头是三角
梅”，如今于我而言，跨越山海的漫长守望，尽头亦
是这一簇不惧贫瘠、顽强盛放的繁花。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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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凤春

时节到了寒露，早晚温差变大，早上
看到小区里平淡无奇的栾树，纯绿中带了
一片片金黄色，瞬间从视觉上热闹起来。

栾树的叶子先是浓绿，临近中秋时，
淡绿的底子上洇出浅黄，像宣纸上晕开
的藤黄，不浓不烈，透出秋天的消息。花
谢后结出满树的小灯笼——果荚三瓣撑
开，薄如蝉翼，初时是一串串粉绿挂在枝
头，渐渐切换成胭脂红，秋风一过，像谁
家孩子提着灯在巷子里欢跑。白天路过
时，光线太亮，栾树的红果绿叶混夹在车
流和楼宇间，不怎么惹眼。晚饭后漫步
时，路灯暖黄色的光投射到栾树上，像被
打了束追光，栾树一下子变得活跃鲜艳。
每片叶子、每个小灯笼闪亮着，胭脂红的
薄翼被光照透，泛出琥珀般的光泽，一串
串悬在半空，像谁点亮了满树一盏一盏
的灯笼。

摄影是用光表达的艺术，顺光与逆
光、硬光与软光、自然光与人工光，都能
赋予人们不同的艺术感受。人的眼睛像
一部相机，将世间万物尽收眼底，昼夜间看到相
同的事物，即便是在同一个人眼里也会有不同
的感受。

看到栾树，我想起在新疆伊犁天山脚下当兵
的地方，以及那些很远又很亲切的日子。诺大的
营区，清一色与栾树相似的白蜡树长得挺拔茂
盛，跑道被它们遮罩成了“空调路”。

伊犁的秋天和别处不同，有天山挡着，冷空
气来得突然，一场夜雨淋过白蜡，次日叶子就黄
了，不是栾树那种淡绿衬浅黄，是彻头彻尾、几乎
要燃烧起来的金黄。夕阳下，白蜡树影子被拉得
老长，掌灯过后，沉浸在灯光里的叶子像一只只金

色的蝴蝶被定格在光束中。地上的落叶
被光穿透，变成另一种像老铜器被盘握摩
挲过的熟金光泽。每棵树像一个个巨大的
金色轮廓，灯光在叶面上弹跳，似无数面
小镜子在暗处眨眼睛，更像哨位上士兵警
惕的眼睛。

鲁西北老家的秋天，槐树、榆树、杨
树，叶子黄了就黄了，灰扑扑的，而伊犁的
白蜡夜里黄得透亮，举目可看见叶片的
脉络，不少军人退伍前把白蜡树叶夹进
日记本，带回老家，让故乡的亲人看看西
北秋天的颜色。我曾在新疆待了十几年，
告别部队也是在那个白蜡树叶濒黄的季
节，深夜漫步营区，离别的情愫泛上心头。
次日凌晨，白蜡树的轮廓在黎明曙光中起
伏，像一片凝固的金色海浪，让人心里
暖暖的。

时光匆匆，步道边的栾树刚栽时才碗
口粗，转眼间枝繁叶茂，果子红得油光发
亮。我掏出手机拍照发给伊犁部队的老
战友，他回了一句：“部队的白蜡也落满一
地金黄了吧。”两个地方、两种树，白天被
阳光掩盖的姿色在夜里尽数呈现，路灯

下的栾树提着小灯笼，天山脚下营盘里白蜡满树
金黄，隔着几千公里，隔着十几年光阴，在这个深
夜同时亮了起来。

巷陌金黄秋色到。清爽的秋夜，我看到白
天看不到的细节，待到夜幕下路灯亮起来，栾树
那些在白天隐藏的温柔重新被人看见，就像部
队里那些没有被路灯照到的白蜡树，也会满身金
黄等风来。

夜色中漫步栾树小道，我走一会儿，再停一
会儿，回头看那些小灯笼一样的果子，都替我亮
着呢。伊犁的白蜡，应该也替我闪着亮光呢吧。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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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英

宣纸铺展，墨色流转，以一笔绘游鱼，将心意凝于尺
素之间，承载万千意趣；数笔墨痕，勾勒天地乾坤。

国画讲究意在笔先，神韵为上。我习一笔鱼，追求简
淡传神，不以繁复线条堆砌形貌，而是凭一气呵成的笔
墨，绘尽游鱼自在灵动之态。蘸墨、落纸、转锋，墨色随运
笔自然浓淡变化，一尾锦鱼便跃然纸上。浓墨点睛，顿
生神采；顺势带出鱼身鱼鳍，似正拨开水浪，蓄力向前。
寥寥一笔，不只是描摹鱼的形态，更是寄托胸中意气。

鱼跃龙门，是流传千年的美好意象，代表着沉潜蓄
力、迎难而上，终得突破。画中游鱼，静时藏于清波，动
则破浪升腾。水墨营造的虚实留白之间，仿佛能看见水
波荡漾，暗流涌动。鱼不是凭空的祥瑞符号，而是对坚
守与奋进的礼赞：所有一跃而起的荣光，都源于长久的
默默沉淀。

笔墨方寸之间，自有乾坤万象。落笔作画，亦是修
心。在运笔的起落之间， 沉下心感受水墨的变化，在留
白之中留给观者想象空间。

画鱼，画的是水中生灵，更是一份期许。愿见此画

者，如这墨中锦鳞，厚积薄发，不惧前路风浪，奔赴属于自
己的新征程。

丹青无言，笔墨寄情。一纸一笔，一尾游鱼，以笔墨
绘乾坤，愿乘风破浪，鱼跃启龙门。

该作品以朱砂墨绘就，以鱼为形，以笔寄意，将传统

吉祥文化、书画写意笔法融为一体，兼具视觉美感与深厚

文化内涵。

鱼跃龙门

■石颢

快七点半，子午岭的天才大亮。站在岭西沿一条梁
的峁咀上，环望沟梁，沟梁不止看得更清了，还望得更远
了。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觉得，我望青沟绿
梁，青沟绿梁也在望我。

日头缓缓升起时，我从峁咀踩着林间盘梁小路下
沟，去川里转转。

下到一面土崖，山田上的高粱秆子灰绿泛白，叶子
蜷着，穗子紫褐，风过时整片闷闷地晃了几晃。我拽一
把高粱穗在怀中，一手紧抓，一手掐一粒高粱，先掐后
捻面了验熟。指甲掐进去，稍硬；指肚捻成面，面带点
潮气。再吊两天，就是收的时候。我的手停在半空，想
起母亲当年也是这么掐、这么捻，在庄稼地里掐与捻一
辈子。

母亲去世后的第三个秋天，我头一回在自家门前塬
畔上，认出子午岭的沟沟梁梁，像认出了几十年不见的儿
时玩伴，眉眼依稀，彼此却叫不出名字。

村北沟口那块台地上，常家人在卸核桃。六棵核桃
树，树干皆一怀抱般粗。常家大儿子林林、二儿子俊俊，
站在树下拿竹竿敲树枝。竹竿起落间，青皮核桃白雨点
似的落地。有的在地上弹跳着甩掉了青衣，有的砸在青
石上裂开缝，浆汁溅出来一摊墨绿，有的滚进溪水被带

走。老常和老伴，以及两个儿媳妇、孙子孙女在往笼子里
捡核桃。

老常递我一把小刀，让我劈开尝尝今年核桃的味道，
我婉言谢掉。林林的小儿子乐乐只跑着捡脱了青衣的光
核桃。老常笑着让他数数捡了多少，5 岁的乐乐数到 20
不知数了。老常教他数，他索性不数了，跑去捡新的。

跟这片核桃树隔条溪水相望的是一片枣林。十多
棵枣树，都有洗脸盆般粗。60 岁的老林仰头数最西边
那棵上已红的枣。他嘴唇翕动，手指凌空点着：“一、
二、三、四……”一阵风摇了摇树枝，他愣了：“哎呀，又
数岔了！”

老林抬头看看又高又远的天，抹了一把把褶皱像沟
壑般的脸，干脆不数了。他走过黄豆茬地，阳光照过来，
土尘在光柱里一粒粒地亮。我站了许久，直到那土尘一
粒粒轻落在地埂上的酸枣枝叶和泛红的果实上。

黄昏来前，西梁的天燃烧起来。霞光从西梁漫过
来，先染了梁坡的林梢，以及山田上的高粱、玉米、糜子、
谷子、荞麦梢，再淌进农家院子，泼在晾晒的玉米、黄豆、
谷子、红辣椒、萝卜、花生、洋芋、山楂片、苹果片上。

五堂哥坐在自家院中抽烟，升起的烟雾，将霞光晕染
成了淡紫。见我路过，他忽然开口：“天一下子凉了……”
烟雾散时，他还在那儿坐着，活脱脱一棵拃了根的树。

果然，随着夕阳收走最后一抹红，我颈后窜进一股凉
气。回到院门口，我回头望了一眼，环村的沟沟梁梁全
已暗开，只剩最高处一线暖色，像哪个女人忘了收晾在
院中的围巾。

推门进屋，开灯，坐桌前，拿过昨天刚开了头的稿子，
接着“玉米垒成金黄小丘”往下写。笔捏在手里，却迟迟
写不出字。窗外传来归鸟的最后一拨叫声，然后是夜来
前那个安静。

子午岭的秋，不是从立秋那天起的，是从乐乐数岔了
核桃、白头老林熟不清红枣、五堂哥说“天一下子凉开了”
来的。

我接着写：“今早站在院门前塬畔上，东望巍巍子
午岭，看见的是岭里沟沟梁梁都在静静地瞅着我。”

窗外的沟梁，黑糊糊的，没边没沿。我闭上眼，知道
明天站在院门前塬畔上，沟梁还会这样瞅着我，像母亲
当年瞅着我长大，像这片土地终于等到我回来，等到我
从“看见”学会“认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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